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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的水稻 稻米粒粒
和着风歌 生长不息
只因把一片面黄肌瘦惦记
一阵大风狂骤
一株水稻落在安江田地
鸡群鹤立

一个脚步背负足食理想
相遇神奇
思考 探索 欢喜
冲破藩篱
这是天然杂交
授粉 播种 分离
创造奇迹
科学高峰 跋山涉水
千求百索 感动天地
收割困惑沮丧和惊喜
前行 一步步成熟
努力
水稻 一天天蜕变
一扇世界之门轰然洞开
一个全球疯传的声音
泣鬼神 惊天地
杂交水稻成功矣
人类喜极而泣
一株水稻
丰盈着世界的谷仓
一位民族英雄
感天动地

而今，水稻灌浆 结穗
天地间只留下一个远去的伟岸背影
模糊了
苍生的眼底

一株不朽的水稻

□ 王晓阳

种子里
你找到了水稻
找到了把粮食牢牢端在
手里的真谛
于是你成了天下
最伟大而朴实的农民

水稻里
我看到了
一心“禾下乘凉”的你
看到了一个不再
饥饿的世界
于是你一粒 91 岁
高龄的水稻
在 5 月 22 日的长沙
在共和国激动的
泪水里
以另一种方式
萌芽、抽穗……

袁隆平，
最伟大的农民

□ 剑 君

我与朋友走在田野上，稻谷
金黄，一望无际。朋友说，他看
着旺盛稻田，就想到儿时，田里
的稻子，刚开花，未抽穗，植株稀
薄飘摇，像风里零落的雨丝，让
他倍感凄苦。他坐在门槛上，饥
肠辘辘，望眼欲穿，像看到希望，
却又渺茫。朋友的父亲，当时是
公社书记，可是家里兄弟姐妹，
老老少少，十几口人要吃饭，尤
其青黄不接时，个个饿得眼冒金
花，看着稻田，泪水汪汪。他指
着田原对我说，你看，多么辉煌，
我们要感谢袁隆平，他成就了中
国 人 的 最 大 梦 想 ，就 是 吃 饱 肚
子，不再害怕饥饿。

朋 友 的 饥 饿 伤 痛 ，我 也 有
过，许多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
深有体会，铭心刻骨。袁隆平也

不例外，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前，
中华大地，灾荒战乱，满目疮痍，
人民颠沛流离，面如菜色，让他
内 心 无 比 痛 楚 。 后 来 报 考 大 学
时，他对父母说，他要上农学院，
他是真心爱农业，因为吃饭是天
下第一桩大事，没有饭吃，人类
怎么生存？父母尊重他的选择，
他 便 得 偿 所 愿 ，从 事 了 一 生 所
爱，无怨无悔，至爱不渝。

看过一张照片，画面上的袁
隆平，在稻田里拉小提琴，身影
优雅，就像一位艺术大师，在金
色的辉煌里，激情澎湃，酣畅淋
漓 。 我 仿 佛 听 到 琴 声 悠 扬 ，圆
梦的旋律，在天地间飘飞，优美
深情，声韵动人。有人说，那是
永 恒 之 美 ，庄 严 辽 阔 ，大 爱 无
疆。我想，袁隆平拉琴，就像他

对土地的挚爱，对稻田的追求，
对谷穗的真情，让人心仪，无比
崇 敬 。 他 曾 说 ，她 最 初 的 土 地
启 蒙 ，来 自 他 母 亲 的 教 诲 。 袁
母闲时弄花，怡情雅兴，常给他
讲 国 耻 家 难 ，比 如 民 族 英 雄 岳
飞，还有多少仁人志士，浴血沙
场，壮怀激烈，生命总是与国土
紧紧相连，说那土地，是万物的
母 亲 。 袁 隆 平 说 ，他 有 两 个
梦 。 一 个 是 禾 下 乘 凉 梦 ，他 真
做 过 ，梦 见 水 稻 长 得 高 粱 那 么
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
花生那么大，而他则和助手，坐
在 稻 穗 下 面 乘 凉 。 他 说 ，那 梦

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
们 吃 饱 米 饭 ，不 再 挨 饿 。 另 一
个 梦 ，就 是 让 杂 交 水 稻 走 向 世
界 ，覆 盖 全 球 ，造 福 人 类 ，提 升
中国的国际地位。

袁 隆 平 说 ，人 就 像 种 子 ，做
一粒好种子。他第一次，看到农
民跑到高山上，兑换种子，下山
种植，他才知道了，“施肥不如勤
换种”，要增产，必须选育良种。
后来他立志杂交稻研究，发现了
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
颗粒饱满，竟有 230 粒之多，可是
把种子播下，大失所望，一眼望
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好
水稻。他不甘心，多次研究后得
知，天然杂交稻有优势，人工杂
交 稻 也 有 杂 交 优 势 ，必 须 找 到

“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他在海
南找到有此性状的“野败”，它的
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杂交
水 稻“ 三 系 ”配 套 成 功 的 突 破
口。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他
开 始 研 究 两 系 杂 交 水 稻 。 2011
年，他又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
种 技 术 研 究 ，后 来 开 始 了 第 四
代、第五代杂交水稻的研制。他
的杂交水稻，创造了神话，一项

接着一项成果，保持着世界领先
地位。他的超级稻研究，续写了

“绿色革命”的新突破，解决几千
年未曾解决的吃饭难问题。

农民称他当代“神农”，国际
同行称他“带给全人类的福音”，
被 誉 为“ 世 界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
他获得共和国勋章、中国工程院
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未
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荣誉数
不 胜 数 。 他 发 起 设 立 的 隆 平 高
科，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
化 种 业 公 司 ，进 入 全 球 种 业 十
强。有人说，“吃饭一靠邓小平、
二靠袁隆平”，他谦虚地说，过奖
了，我不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
受不起，以后不要这样讲了。很
多人说，袁隆平养活了全世界，
特 别 是 中 国 人 ！ 袁 隆 平 却 说 ，

“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
中国的荣誉，我只是一个学科带
头人，一名代表。”有人说，袁隆
平 不 只 是 中 国 的 ，他 更 属 于 世
界 ，属 于 整 个 人 类 。 1999 年 ，经
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
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
这颗小行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闪
烁翱翔，让人心驰神往。

隆平的稻谷梦

□ 鲍安顺

有 那 么 一 句 话 ，说 得 非 常 在
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
惜。话糙理不糙。

夏季是个多姿多彩的季节，不
仅 有 万 紫 千 红 的 鲜 花 次 第 开 放 带
来的视觉盛宴，而且还有缤纷水果
让人一饱口福，清凉一时。

儿 时 ，每 个 孩 子 都 是 猴 子 ，看
见 树 上 有 果 子 ，蹭 蹭 蹭 ，一 溜 烟 的
工 夫 就 爬 上 了 树 ，将 果 子 往 嘴 里
塞 ，往 兜 里 装 。 那 年 月 ，就 没 有 我
们 不 吃 的 果 子 。 自 家 的 水 果 还 没
熟就被我们一扫而光，而后漫山遍
野找野桃子、野梅子、覆盆子、八月
炸等等。即使腿上蹭破一点儿皮，
指头被刺扎流血，不能阻止我们摘
果子吃。即使酸得吸吸溜溜，我们
还 是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我 想 不 是 因
为这些野果味道有多么多么好，更
多的是由于战胜困难后的兴奋。

如果说家乡每年第一果是樱桃
的话，那么早夏第一果就是枇杷果
了。我的办公室外，一条街都是枇
杷树，是这个城市最独特的一道风
景 —— 一 年 四 季 花 果 叶 皆 是 风

景 。 每 到 冬 天 ，枝 头 白 雪 皑 皑 ，淡
雅的清 香 如 丝 如 缕 。 来 年“ 五 一 ”
前 后 ，一 簇 簇 橘 黄 色 的 圆 果 子 像
一 个 个 小 金 丸 ，垂挂枝头 ，接受阳
光 的 洗 礼 和 行 人 的 检 阅 。 几 只 小
鸟 在 枝 头 啄 食 枇 杷 果 ，欢 呼 雀 跃 。
这 些 枇 杷 果 距 离 我 办 公 室 的 窗 户
一 米 多 ，眼 看 着 满 树 金 黄 ，无 比 诱
人 的 枇 杷 果口舌生津 ，却吃不着 ，
难免心痒。

平时想吃水果就去水果摊、超
市 买 ，非 常 便 利 ，哪 有 亲 自 摘 果 子
吃来得痛快？当然，近几年流行采
摘风，携家带口到水果基地边摘边
吃，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感觉又年
轻 了 许 多 。 可 毕 竟 这 些 果 树 都 不
高，伸手就能摘到果子，一点挑战性
都没有。“跳起来摘桃子”吃给人的
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享受
——用汗水浇灌的花朵更鲜艳，经
过努力采摘到的果子才更甜。

心 一 痒 ，手 就 痒 起 来 ，便 想 摘
几 颗 吃 。 下 班 后 ，我 站 在 窗 前 ，望
着满树金果，再摸摸大腹便便的肚
子，树是爬不上去了。只要想吃总

有办法。突然想起，办公室墙角的
那 个 长 柄 夹 子 终 于 又 有 用 武 之 地
了。这种夹子，是夹枇杷果的好工
具 ，机 关 就 是 一 根 铁 丝 ，它 联 结 着
把 与 夹 ，传 导 来 自 把 柄 的 力 量 ，让
夹 子 收 放 自 如 。 我 清 洗 掉 夹 子 上
的脏东西，拿它夹起枇杷果来。

我 靠 紧 窗 户 ，抻 着 上 半 身 ，瞅
准那簇最大的，先拿最上面那颗开
刀 ，再 从 外 围 一 一 攻 破 。 瞄 准 ，不
断调整姿势，屏气凝神，稳稳夹住，
左右一拧，枇杷果脱离枝头。保持
力 度 不 变 ，小 心 翼 翼 收 回 夹 子 ，一
个 又 大 又 黄 又 香 的 枇 杷 果 终 于 到
了手上。从刚才的伤口处剥皮，很
快 剥 好 。 咬 一 口 ，味 道 十 分 纯 正 ，
甜香味里略带一丝酸味，这种酸很
温和，一下子就打开了味蕾。

夹枇杷果最难的是拿捏力度。
枇 杷 果 皮 薄 而 光 滑 ，力 若 大 一 分 ，
枇 杷 被 夹 破 ；力 若 小 一 分 ，好 不 容
易夹住的枇杷果便会掉落地上，摔
得吃不成了，白忙活一场。

半 小 时 下 来 ，胳 膊 酸 痛 ，所 幸
夹 了 四 十 多 个 ，见 同 事 就 送 一 颗 ，
还 拍 了 照 片 发 给 妻 子 。 妻 子 问 是
不 是 我 亲 自 摘 的 —— 她 是 怕 我 上
树伤着，毕竟上次因上树拍照我刺
伤 腿 的 事 她 还 心 有 余 悸 。 我 告 诉
她我的采摘过程，她高兴得像个孩
子，直嚷着要吃。晚上，看着妻子、
女儿吃得津津有味，我满心欢喜。

妻子说：“这可比买的甜多了！”

得来不易更有味

□ 李尚菲

周末回老家，正是插秧大忙
季节，寥寥几个农人在田坝里弯
腰插秧。随着农业科技和农业机
械化的迅速发展，村里能腾出众
多劳动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了，
插秧的场面便少了昔日的繁忙的
景致。目睹寂寥的田坝，儿时那
壮观的插秧景象便在脑海中徐徐
铺展。

清明一过，寂静了一个冬季的
田坝开始有农人在蠢蠢欲动了。
稍不留神，一个农人率先把牛赶
下了田，紧接着，似乎是一夜之
间，坝子就像赶集儿似的，忙碌的
身影拉开了“乡村三月无闲人”的
序幕。

山歌里有“三月撒种四月栽”
的唱词，农人把冒出嫩芽的稻谷
种子撒在分割成一厢一厢的秧地
田后就开田放水，让那些小精灵
躺在薄如蝉翼的水皮里接受阳光
的爱抚，让它们牵出的根一点一
点地扎进酥软的泥土里。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麻雀可是
最恼人的，农人只要一放水，它们
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向秧田“叽叽
喳喳”地侵害冒着尖儿的种子，你
在这头赶，它在那头啄，你在下边
追，它在上边吃。扎个人模鬼样
的稻草人插在田里，开始一两天
还奏效，接下来这些淘气鬼竟然
大模大样地站在稻草人上拉屎。
实在拿它们没法了，大人只得叫
自家的孩子旷课守在田角，麻雀
来 了 就 摇 着 系 有 红 飘 带 的 竹 竿

“咄咄”的吆喝。如果孩子坚持不
住耐性跳进溪塘去洗澡，傍晚回
家，耳朵就免不了被父母拧得你
龇牙咧嘴。

一个多月后，秧圃里的种子长
成七八寸长的苗儿了，在遍地蛙
声的急切催促下，插秧大戏就开
始上演了。

天刚放亮，妇女就招呼头天约
好换工的妇女下田扯秧。妇女腰
间 都 背 着 一 个 盛 有 火 炉 灰 的 竹
篓，要是被蚂蟥叮住脚杆了，就摘
下蚂蟥扔进竹篓里，让火炉灰将
它“咬”死。要是遇到很难拔下来
的大蚂蟥就得等男人来了，男人
会不慌不忙地用根捆秧的稻草撕
开，再穿进烟袋管里，粘出烟屎敷
在蚂蟥的叮咬处，蚂蟥遇到烟屎
马上松口缩成一团，男人趁机拿
起蚂蟥放在田埂的石头上磕烂。

几个女人凑在一起扯秧，村里
的各色新闻就在扯秧和洗秧声中
流溢出来，有的还把跟自家男人
的私事都搬上嘴巴来了，惹得大
家笑得前仰后合。妇女们有了谈
资笑料，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腰
酸背痛。

割了牛草回来的男人同样招
呼了换工的几个汉子，摆上女人
早早弄好的饭菜，匆匆灌了一碗
酒，扒拉几碗饭，就挑着粪箕到女
人扯秧的田边来了。要是刚就谈
私事的那个男人也在其中，管不
住嘴的女人就把那桃色新闻再次

“重播”，爆私事的女人就暴跳着
跑过去蒙住“重播”女人的嘴，“重
播”女人就落了个满嘴稀泥，于
是，这帮丰乳肥臀的女人就笑倒
在水田里。

男人把捆扎成把的秧挑到田
边一排儿放下，然后提起一个个
秧苗朝田里甩去，在空中串起一

道道优美的弧线。
栽秧“破行”（即栽

第一扒秧）的人可要有
一手功夫的，他没有参
照的行线，全凭功夫从
田正中栽去，不但要速
度快，而且纵横行路都
要求笔直。男人相互
推搡着下田去破行，表
示 对 他 人 的 尊 重 ，当
然，最终还是功夫最到
家的去破行。

破 行 来 不 得 半 点
马虎，稍不留神就会栽
成“龙摆尾”，后面的别
别扭扭不好栽不说，日
后落下过路人的笑料
可是重要的。破行人
先是朝远处瞄了瞄，目
标落定后，手把青秧一
步一抬头地倒退栽过
去。跟行人不敢怠慢，
依次跟着破行人蜻蜓
点水一样唰唰的手起
秧落。

插 秧 时 节 大 多 是
烟雨绵绵的，家乡有这
样的古谚：“打谷莫歇
凉，栽秧莫躲雨。”农人
不管雨大雨小，戴了斗
笠，披了蓑衣，从没因
为雨水而耽搁栽秧的
脚步。

从远处看去，一丘
丘水汪汪的稻田像一
面面镜子，稻田形状各
异，但一行行插下去的
秧苗整齐划一、巧夺天
工。田里的水倒映着
山，倒映着树，倒映着
一个个披蓑戴笠躬身
插 秧 的 身 影 ，其 情 其
景，正如宋朝易世达笔
下 的“ 翠 烟 浓 处 着 啼
鹃，唤得韶光上柳绵。
父老已知农事急，一蓑
烟雨辨秧田”。

要是实在要赶工，
中午饭是不回家吃的，
主家妇女会从家里把
酒菜送到田边来。中
午休息的间隙，喝了酒、昏了头的
男人看到有新媳妇路过，总要笑
嘻嘻的搭上几句荤笑话，害得人
家把酡红的脸缩进衣领里。

夕阳西下的时候，屋脊上的炊
烟开始袅袅上升，几点归鸦聒噪
投林。劳累了一天的农人要回家
了，随着提一篓做夜饭菜的鲤鱼
的主人，光着脚板吧嗒吧嗒地走
在乡间的黄土路上。

村头的泽叔是个栽秧能手，又
有一副热心肠，我家每年栽秧都
少不了他，固然每次破行都是泽
叔。泽叔破行时两耳不闻任何干
扰的声音，半蹲着双腿，专心致
志。泽叔终于栽到头了，就站在
田埂上欣赏自己的杰作，看几条
秧路笔笔直直，一望登头，满满的
成就感就飞到了脸上。泽叔栽的
秧不但工工整整，而且速度还很
快，他仰头喝了二两事先藏在草
丛里的竹筒酒，再抽了两袋烟，后
面的才依次赶到。

待人家坐在田埂上伸伸懒腰
小憩一会时，泽叔又下田了，这下
可以顺着刚才栽过来的秧路栽回

去，不需要过多的下精神了便腾
出闲心唱起山歌来：

山歌好唱口难开
梨子好吃树难栽
白饭好吃田难种
细鱼好吃网难抬
那时，玩累了的我匍匐在田坝

旁边的牛圈上，看漠漠水田上翩
翩飞舞的白鹭，看人们说笑着将
白茫茫的水田编织成一块块整齐
的绿毯。

有时，我心里痒痒便顾不得蚂
蟥的侵袭，也邀了几个伙伴挽起
裤管去栽大人栽剩下的田角。大
人不阻拦我们，一是田角的“惨
状”并不影响整丘田的“排兵布
阵”，二是多少能缓解一下他们酸

疼的腰杆，三是本着水手在成为
水手之前总要下水去呛几口水的
培育理念。

看见我们在田里栽秧，八十多
岁的爷爷拄着拐杖来到田边，教
导 我 们 栽 秧 时 脚 步 不 要 随 便 移
动，屁股不要歪向一边，手肘不要
撑在膝盖上，不要随便添行和减
行，遇到脚印窝儿要抹平再栽，不
要栽得太靠田埂，要注意秧行不
要出现锯齿状等等。爷爷还用拐
杖给我们指点栽哪个地方，拐杖
点哪里我们就在那里栽一蔸。

那时没有人外出打工，男女
劳 动 力 都 守 着 自 家 的 那 份 田 地
摸 爬 滚 打 。 通 过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一声声亲切的呼唤，通过餐桌上
暖乎乎的劝酒劝菜的言语，村人
之 间 的 情 谊 便 在 一 场 场 农 事 中
滋衍……

岁月匆匆，昔时栽秧的酸酸甜
甜的时光渐渐远去，那蒙蒙烟雨，
明 镜 似 的 稻 田 ，壮 锦 一 样 的 坝
子，以及山梁上清亮空灵的布谷
声 和 遍 地 的 蛙 声 始 终 在 记 忆 里
保存着。

哦，还有那浓浓的乡情。

又到一年栽秧季

□ 龙立榜

天空飘飞小雨
花枝颤动清凉
忍不住一行思念的泪水
打湿了稻穗的衣裳

好多好多的眼睛
一起盯着粮食生长的方向
在中国的田园里追逐
牵手稻穗的诗人
送去心中的尊重和敬仰

诗人豪情又浪漫
小提琴拂过一波波谷浪
十年前的感动
仍和今天一样震撼
妈妈 稻子熟了
麦芒划过手掌
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
水田在夕阳下泛出橙黄的颜色
妈妈 稻子熟了
我来看您了

牵手稻穗的诗人
为天下百姓
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把青年的激情中年的智慧
以及老年的时光
栽种在芬芳的田地里
风雨兼程的皱纹
记录了农历的阴晴圆缺

一粒稻谷播下去
天下的粮仓渐渐地装满
牵手稻穗的诗人没有传奇
只愿人间处处升起炊烟
这些从土壤里长出来的作品
一枝稻穗一行诗句
发表在农人一日三餐的桌上
发表在苍生远离饥荒的碗中

今天
在一个叫长沙的地方
倾尽一城的鲜花
只为一位牵手稻穗的诗人
街边的司机鸣号致意
沿路奔跑的小伙深情呼喊
一点一滴的感动
仿佛光影中暖心的抒情

牵手稻穗的诗人休息了
只有童心还在闪亮
妈妈 我来看您了
我有一个禾下乘凉梦
我想站在那些禾稻中间
站成最执着的那一株
守着我的梦想

怀想一位
牵手稻穗的诗人

□ 杨南平


